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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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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物质条件与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持久抗战的基础.全面抗战

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发展缓慢.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兴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蓬勃

发展,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呈现出明显的发展特点,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后

方经济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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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能否持久抗战的极其重要因素.重庆作为国

民政府战时首都与抗战大后方,对于重要战略物资粮食的需求直接促进了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国统区大部沦陷,中国主要产粮地如江汉平原、华北平原、珠江

流域等大多落入日军之手,沿江沿海的原国民政府或者民营的粮食加工业纷纷倒闭或停产.在国

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大量军队、官员、文化机构及平民随之迁入,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人口急

剧增加,军粮民食问题也随之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第三次

全国财政会议上,曾着重强调粮食问题在当时诸问题中的重要性,即“军粮第一,胜利第一”,提
出:“我们现在抗战,要能获得最后胜利,必须要能‘足食’”[１]１.

在这种背景之下,重庆的粮食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对保障军粮民食、推进持久抗战进程起到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才使得国民政府能够在艰难的抗战

环境中坚持下来,使得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大后方.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研

究著述较多,而对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重庆的粮食工业还缺乏较为深入的考察与探讨.本文试对

此展开探索,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重庆粮食工业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２]２１３２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社会的稳定还是政权的巩固,
莫不与“食”紧密相连.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与政权交替,从秦末农民战争至明末农民起义,大多皆

因“食”而起,“食”足则天下太平、政权兴盛,“食”不足则天下大乱、王朝更迭.“食”对于民生与国家

兴盛之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重庆的粮食加工业起源较早.早在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朝的巴国时期,重庆就生产阳朴姜、堕林

粉、清酒、伞子盐、蒟酱等食品调料,其蒟酱还远销南越(今广东和东南亚一带).战国时期,重庆开

始有了不同名称各式各样的糕点,如无馅烤饼、油炸食品等.秦汉时期,重庆加工的大米曾作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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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向朝廷纳贡.在唐宋时期,水稻、小麦成为重庆的主要粮食作物,食品加工业有了更大发展.到

１９０５年前后,在城区陆续出现了碾米、磨面、切面等粮食加工业,形成了粮食工业的雏形.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重庆城郊的大米加工以土法碾制为主.由于城区内尚无大米加工厂,于是粮

食由城外加工后输入城内.１９２５年,作为民营企业的韩府巷汪泚泗购入碾米黑油机一部,开始从

事机碾业务.１９３４年,随着重庆电汽事业的发达,碾米业也开始使用电机进行粮食加工.

１９２６年以前,重庆制粉业仅为手工制粉作坊.直至１９２６年天津人单松年以４万银元独资在

重庆牛角沱创设重庆第一家机制面粉厂———新丰灰(白)面厂,并且由上海德商汉运洋行负责购买

面粉加工机器[３]４４.当时该厂日产面粉１００袋(每袋４４斤),１９２８年日产面粉则增至３００袋[４]２７.

１９２９年周立三等人集资１０余万元在江北相国寺(新丰街)创办先农面粉公司,日产面粉２４０袋至

３００袋.１９３０年杨学优在南岸窍角沱创办了岁丰面粉公司,每日可出品面粉３０余袋.１９３４年新

丰厂“将全部机器家具,一律出顶”[５]５８,银行家鲜伯良等买下新丰面粉厂更名为复兴面粉公司,自任

经理,制造厂位于现重庆渝中区大溪沟,资本额为国币４万余元,又从汉口聘请专家进行技术升级,
成本降低到与土粉一致,每月产量达６１００余包,销售区域由主城区扩大为涪陵、丰都、泸州、遂宁、
嘉定、成都等处,成为川东南及成都等地重要面粉加工企业[６]１５９.

重庆的制面历史亦悠久.在清末,当时面条加工主要为手工生产的面条,其种类有切面、挂面

等.切面是用手工和粉、揉压、摊皮、刀切,当时主要是面食店自产自销.挂面是用手工合粉、揉制

后,经盘条、发酵、拉面、挂架、晒干、收切、包装等工序制成,批量生产上市销售.清同治年间,北泉

手工挂面已在市中区双溪沟设门市销售.１９２８年前后,重庆天宫街(今邹容路)陈云五切面店买回

１台切面机,以人工手摇制面,为重庆第一家机制切面店.为加大面粉销售,复兴公司于１９３４年在

市区开办了１０家切面铺,价格与一般土粉切面一样,销售良好.岁丰面粉厂也同时在市中区双溪

沟开办了机制挂面厂销售挂面,后来陆续发展到１０家,由此使重庆地区机制切面开始普及[７]３１０.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的粮食工业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国民政府大后方粮食危机逐渐凸显.为统筹粮食管理,国民政府决定大

力发展粮食加工业.１９４１年春,时任粮食局局长卢作孚、副局长何北衡接受江汉罗氏的建议,商议

组建官营中国粮食工业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首要工作为食米加工问题”,并且以达到“食
米中谷稗可大量减少”[８]１１３为目的,进一步提高粮食加工效率,减少粮食加工中的浪费.中粮公司

计划“分设麦粉工厂、胚芽米厂、干粮工厂、机器修造厂”等,[９]２５将“各粉厂麦皮提炼成粉”[１０]１２６,形
成配套系列粮食加工企业.卢作孚等人还决定采用公司组织方法来组建“中粮公司”.同年４月,
卢作孚在重庆成立了筹备处,聘请江汉罗氏为筹备主任,李俊夫、王一鸣协同筹备.公司资本初步

确定为４００万元(１９４４年扩大为１０００万元),其中全国粮食管理局与中央信托局各认股１５０万元,
中国农民银行认股１００万元.资本规模确定后,筹备处随即开展勘定厂址、订购机器、拟定章程等

筹备工作.９月９日,中粮公司筹备事宜完成并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公司章程,推选粮食部部长

徐堪①兼任公司董事长,李润生、浦心雅、陈钟声为常务董事,盛苹臣、庞松舟等为董事,瞿克恭为常

务监察.之后中粮公司董事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聘请江汉罗氏为总经理,李俊夫、沈国瑾为

① 徐堪(１８８８－１９６９),字可亭,四川三台人.１９０５年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１９０７年,与谢持等在成都密谋起义,事泄后出走武

昌.１９０９年入四川高等警官学校.１９１１年保路事起,率警官及陆军学校十余人,赴川北策动民军响应.四川军政府成立时,任第四标标

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夔州关监督.１９１３年参加讨伐袁世凯,失败后逃往上海.１９１９年补选为四川省国会议员.１９２１年,参加在广

州召开的非常国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金融管理局副局长,主管上海金融.１９２８年,任财政部钱币司副司长、司长.１９３５年,任财政

部常务次长.同年当选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政治会议财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倡议将中国、交通两银行收归国有,并拟定

币制改革规条.１９４０年任政务次长.１９４１年任粮食部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计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１９４７年

当选国民大会代表.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９日病逝于台湾.遗著由周开庆编为«徐可亭先生文存».



协理.公司宣布于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日正式成立,公司位于中正路中信大厦二楼,下设粉厂２所、米

厂１１所、干粮工厂１所、修造厂１所,并设有总营业处及承销食米支店１０处.当时公司有职员总

共１１５人、夫役１４６人、技工１９３人、杂工１３５２人,在重庆、成都、内江、合川等地设立多家工厂.自

中粮公司成立后,重庆的粮食加工业开始由官营与民营共同经营发展,为重庆军民和前线部队提供

稳定的粮食来源.在国民政府粮食统制政策的背景下,重庆官营碾米业开始主导粮食加工.当时

中粮公司在重庆城区所设立的有朝天门(后改为千斯门本厂)、大溪沟、李子坝、菜园坝等４厂,在近

郊则设立有化龙桥、弹子石、红砂碛、李家沱、大渡口等厂,在迁建区设有歌乐山、北碚２家.后因战

时需求,为提高粮食加工效率,对地点偏僻、业务量不大、开支浩繁的米厂加以裁撤.截至１９４５年

６月,中粮公司在渝碾米厂经合并,仅存李家沱、千厮门、大溪沟、菜园坝、化龙桥、弹子石、红砂碛、

北碚及董家溪等９家[１１]２７.
表１　１９４５年中粮公司在渝碾米厂

厂名 负责人及姓名 厂址
每日生产能力

砻谷 碾米
开办日期

李家沱米厂 厂长　　施家鸿 李家沱工业区 ２０００市石 １０００市石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千厮门米厂 厂主任　方兴洲 千厮门 １２００市石 ８００市石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大溪沟米厂 厂主任　蒋仲华 大溪沟 １０００市石 ８００市石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红纱碛米厂 厂主任　文　辅 江北红砂碛 １０００市石 ６００市石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６日

菜园坝米厂 厂主任　蔡启鳌 菜园坝 １２００市石 ８００市石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化龙桥米厂 厂主任　陆孟益 化龙桥正街７３号 ８００市石 ５００市石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５日

弹子石米厂 厂主任　汪新民 南岸弹子石 ８００市石 ５００市石 １９４２年１月６日

北碚米厂 厂主任　刘正勋 北碚武昌路乾洞子 １０００市石 ５００市石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

董家溪米厂 厂主任　文辅－兼 江北董家溪 ——— ８００市石 １９４５年３月

总计 ９０００市石 ６３００市石

　　虽然粮食加工厂数量减少,但是其生产效率却超过以往时期,这对于大后方粮食工业发展有着

一定作用.

同时,重庆制粉工业开始蓬勃发展.自武汉失守后,一方面由于重庆人口激增、米价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沿江沿海制粉厂开始向内地迁移,市民购食面粉日渐增多,重庆官营与民营的制粉工业开

始发展开来.民营制粉厂以战前的３家(先农由复兴兼并)与之后的福民、福新、天城等５家为主,

１９３８年８月沙市正明面粉厂迁入,与江苏人袁国梁在江北红砂碛建立了福民面粉厂,后于１９４２年

由福民实业公司全部收购.同年(１９３８年),复兴公司资本额进一步扩大为２０万元,出品面粉改为

“麦穗”牌,并出产少量饼干.先农面粉公司因经营亏损、担心日机空袭受损而由复兴面粉公司“给

价承顶”而改组为复兴第二厂[１２]１９７Ｇ１９８.１９３９年５月福新机器面粉厂成立,１９４２年天城机器面粉厂

成立.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重庆城内又成立了１２家规模较小的面粉厂,日产总量约１５００袋(每袋

４４斤).１９４２年,重庆制粉业依法改组为同业公会,公推福民总经理袁国樑为理事长[１３]２９.同年,

中粮公司所设立的李家沱面粉厂开始开工,第二年合川粉厂开工.为避免日机空袭,一家建于合川

城外三佛滩,一家位于距重庆城区二十里之李家沱正街２７号.

１９４１年开始,重庆民食供应处对机制面粉实行配销,后由于居民饮食习惯逐渐向面食倾斜,加

之制面业对资金需求不大,全市切面业发展较快,面条摊点遍布全城大街小巷,至１９４７年全市切

面、挂面生产企业达到４７７户.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特点

１９３７年之后重庆的粮食工业,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虽然技术与规模不能与西方发达的



近代粮食工业相比较,但在国民政府与业界同仁的努力坚持下,克服了技术落后、运输艰难、日机轰

炸等种种困难,在抗战时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它与近代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相适应,呈现出较

为鲜明的特点.

(一)在粮食加工方面步入近代工业化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的碾米业在加工技术上,多数碾米厂以土碾为主,设备为砻谷机、碾米

机.砻谷机一般为木制,碾米机则是以石碾为主,物料运输以人力肩挑、背扛、手端为主,动力以人

力、牛力为主.加工工艺上,则一般是先砻后碾,即一般使用土砻先加工成碛米,然后用石碾或铁碾

米机碾制成熟米,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成本高,零散分布于城区近郊.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迁入

工厂增多与中粮公司的成立,重庆粮食工业逐步跨入近代工业化领域,重庆的粮食加工技术也随之

完成了近代化历程.如当时规模最大的李家沱工厂,其砻谷碾米部分所用机器为英国路易格兰

(LewisGrant)厂制造的大型自动砻谷碾米机一架,于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装配完成开工,每日最高生产

能力达２０００市石,每分钟可砻谷１市石以上,为当时国内最大最先进的砻谷碾米器.该厂另有德

国布威勒(Buehler)厂制造的大型干燥机,每日可干燥黄谷１５００市石,每分钟可干燥１市石,在当

时为创举.该厂还建有新式包堆仓２座和临时仓３座,分别可容纳９０００市石和１５０００市石,指定

作为抗战献粮大省四川省的四川粮食储运局之米粮运渝集中地点.

清末民初以来,重庆的面粉加工企业使用石磨生产面粉,磨粉机是面粉加工主要设备,广泛使

用石磨技术,加工工艺上是采用“中路出粉法”,麦麸和麦心在心磨系统中依靠光磨出粉,可产等级

粉,但出粉率极低,仅约为６６．４％.[３]３０９中粮公司成立后,重庆制粉业开始引进近代先进自动磨粉

机,就规模而言以合川厂为大,其动力与水电均可自给,装备了粉磨机４部,蒸汽发动机２部.李家

沱厂在设备上则有小型三袋式磨粉机一具,品质与渝市民营粉厂相当,在利用原料方面则与渝市民

营厂更胜一筹,每市石乙下级小麦可制面粉２．２５袋,每袋４４．４５市斤,而一般民营工厂出粉率则仅

为２．１袋,较之公司粉厂浪费较大.

(二)加工规模不断扩大,加工能力不断增强

在碾米业方面,１９３６年重庆始有自产自销的民营机器大米厂９家,其中配置电马达精米机５
家,配置油动力精米机、碾米机各２家,日产大米最低０．７５吨,最高５．２５吨[１４]３０６.后由于重庆人口

激增,在对粮食需求的刺激下,重庆的民营碾米厂快速发展,至１９３９年４月,全市有机碾１０座,有

机器马力１４５．５匹,每日产出白米３５０市石,销售分店共有２３家[１５]１.１９４５年重庆民营各机械碾米

厂每月承碾公私米粮约９３００余市石,每月收入８８９７６３０元,支出６３８８１６７元[１６]１５７Ｇ１６１.
表２　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５年重庆市民营机器碾米厂加工规模表

时间 机器马力总数(匹) 日产大米 工人数

１９３６年 ——— ０．７５~５．２５吨 ———

１９３９年 １４５．５ ３５０市石 ７３
１９４２年 ——— ——— ———

１９４５年 ——— ９３００市石 ５４１

　　在抗战胜利前夕的１９４５年,加上中粮公司所属企业,全市机器碾米厂得到了快速发展,与

１９３６年相比,机器碾米厂从９家发展到了１１７家,增长了１３倍.全市日产大米从１９３９年的３５０市

石提高到了１４６００市石(含中粮公司日产大米５３００市石),产量增长达到了惊人的４１倍之多,民

营厂的从业工人则由１９３９年的７３人扩大到了５４１人.

在制粉业方面,１９１１年重庆城内有１００余家土磨房,日产面粉５００－６００袋,供应城区２０万人

口.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四川(含重庆)米荒发生,面粉成为重庆主食之一,对缓解米荒“帮助不



小”.[５]５７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４年,重庆陆续建立了先农厂、岁丰厂、复兴厂,月产面粉２１３００包[６]１５９,到抗

战期间的１９４１年,重庆全市每日可产面粉４０００袋[１７]２８.进至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全市月产面粉１２６７７８
袋(含官营李家沱制粉厂)[１８]７.其中中粮公司两粉厂１９４２年生产特粉３０８５袋,统粉６４１９袋,进

至１９４５年随着粮食需求旺盛和技术更新,两厂产量也逐年递增,仅１－６月便生产特粉２３７７０袋,

统粉７７３８０袋,其产量为开办之时的７０倍和１２倍以上[１９]３２.从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４年,全市制粉量增

长了８．４５倍.
表３　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４年重庆市制粉厂加工规模表

时间 厂数(家) 月产面粉(袋) 备注

１９１１年 １００余 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 日产５００－６００袋

１９３４年 先农、岁丰、复兴 ２１３００ 三厂产量

１９４１年 复兴、岁丰、福民、福新、天城等 １２００００ 全市产量

１９４４年 复兴、岁丰、福民、福新、天城等 １２６７７８ 全市产量

　　(三)民营与官营粮食工业同步发展

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由于两湖一带尚未落入敌手,加之军队大多能就地筹粮,国统区粮食供

给趋于平稳,国民政府对粮食问题也就尚未重视与管理,对粮食加工采取放任的态度,无论是碾米

业还是制粉业,重庆的粮食加工仅由民营企业进行.１９３６年,重庆有民营机器大米厂９家[１４]３０６,

１９３９年４月,全市有机碾１０座,大碾(牛碾)６４座,小碾(槽碾)４２座[１５]１,土碾９６家.在制粉业中,

１９１１年重庆城内有１００余家土磨坊,１９２６年开始至１９３４年,市内陆续创办了新丰(１９３４年更名为

复兴)、先农、岁丰机器制粉厂,民营加工业开始了发展.

１９３９年中日双方军队开始围绕长沙开展会战,加之两湖粮食产地沦陷、１９４０年四川粮食歉收,

同时大量军民迁入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军队粮食供应逐渐由就地筹粮改为由后方供给.由于

当时四川等地粮食歉收,人口增加,政府军粮收购日渐困难,大后方粮食危机开始出现,四川、重庆

等地的粮价猛涨.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重庆粮价指数为１６７,１９４０年７月则涨至５９２.为此,国民政府

虽然于１９４１年成立了官营中粮公司,由政府主导开展粮食加工业务,以掌控粮食输出,减少财政负

担.但是由于重庆为战时陪都,人口稠密,每月米粮消费在１５万市石以上,需求甚多.加之重庆为

战时粮食中转站,大量收购的粮食需要在此加工.这样就使中粮公司所属加工厂大多设立于重庆.

同时由于中粮公司所属工厂加工能力仍然不能达到大后方军民的粮食需求,因此国民政府又倡导

民营企业进入这一行业.这样,重庆在粮食加工领域进入了官营民营同步发展的新时期.

　　１９４２年年末,全市民营机器碾米厂已经发

展到了３７户[１５]１４.此外,全市有小规模的谷米

加工厂１３８家.１９４５年,国民政府曾对重庆民

营各机械碾米厂开展统计,结果为１０８家,共有

职员４５４人,工人５４１人[１９]１５７Ｇ１６１,官营碾米厂则

为９家.

表４　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５年重庆市民营机器碾米厂统计表

时间 厂数(家)

１９３６年 ９
１９３９年 １０
１９４２年 ３７
１９４５年 １０８

　　１９３８年,沙市正明面粉厂迁入,与江苏人袁国梁在江北红砂碛建立了福民面粉厂,１９３９年汉口

福新第三面粉厂迁到重庆南岸猫背沱,１９４２年杨济人在江北猫儿石又创办了天城机器面粉厂.此

外,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城内又成立了１２家规模较小的面粉厂.官营制粉厂则为中粮公司李家沱、

合川２厂.

在官营民营同步发展的基础上,为分别管理与划分职责,国民政府将加工厂服务对象进行了大

体区分.官营加工厂主要集中在军粮、公粮的供给,以确保军队对日战争需要和维持机关的正常运



转.民营加工厂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备较先进的工厂,改由陪都民食供应处特约承碾公粮,其

余各碾米厂则承接民众业务.如１９４２年四川小麦丰收,粮食部专门为重庆民营粉厂储备了２０万石

小麦,规定各厂每月向陪都民食供应处供应面粉６万袋,“政府照本百分之四利润”[２０]３８统购,多余产品

则可自行销售.在官营与民营粮食企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重庆粮食工业就进一步发展起来.

(四)重庆粮食工业与抗战进程密切相连、与重庆战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将重庆升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

辖[２１]３４.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又宣布重庆为“永久陪都”,成为远东抗击法西斯的指挥中心和有重大国

际影响的大城市,重庆行政地位因抗战而提升.随着国府西迁,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与人口开始

向重庆迁移,重庆工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成为战时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

大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重庆的工业由此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转变,重庆的粮食工业也随之兴

盛,碾米业、制粉业、切面业等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同时,重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１９３９年城区

面积为１６４平方公里,１９４１年扩大为２９４平方公里,１９４５年为３００平方公里.同时,大量高校与人

口同步迁入,１９３９年３月重庆人口增至５３．４７万人,１９４２年增至８３．０９万人,１９４６年更是暴涨至

１２４．５万人[２２]３８６.加之大量驻军,重庆人口因抗战而骤增,对粮食及其加工品的需求旺盛,刺激了

重庆粮食加工业的发展.

战前重庆的粮食加工业就开始了发展.从范围上讲,主要是由城郊逐步发展到了城区.从粮

食加工的动力上讲,由人(畜)力发展到了机械动力.从工厂的数量讲,机械碾米业从无发展到全面

抗战前的９家,机械制粉业从无发展到战前的３家,切面业同样从手工发展到半机械工艺,其发展

轨迹为循序渐进的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与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政策,导致重庆粮食工业的快速发展.从经营主体上讲,由单纯的民营发展到了官营、民营的同步

进行.从数量上讲,碾米业由９家发展到了１９４５年的１１７家,机械制粉业由３家发展到１９家,切

面挂面业则由２１家发展到１９４５年的４７７户.从产量上看,民营机械碾米业由１９３９年４月每日产

出白米３５０市石发展到１９４５年每月承碾９３００余市石,机械制粉业由１９３４年月产２１３３０包发展

到１９４２年约１４万袋,重庆的粮食加工生产规模以突变的形式在战时迅猛发展起来.

四、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粮食工业的作用及影响

重庆的粮食工业,在全面抗战时期获得快速发展,既稳定了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后方经济秩

序,确保了重庆粮食供给,又对支持抗战进程及促进重庆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和影响.

首先,重庆粮食工业快速发展巩固了大后方战时经济,支持了全民持久抗战.战时重庆粮食加

工业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粮食加工史上大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随着战时国民政府沦陷区产粮地

的不断丧失与重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使得重庆的粮食消费市场不断扩

大,粮食供给矛盾日益严峻,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４日制定了«征收实物纲领»,７月２３日财政

部公布了«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将田赋由货币交纳改为稻谷、小麦等实物交纳,为重

庆的粮食加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加工来源,重庆的粮食加工业获得了发展机遇.由于实行粮食管

制,１９４０年８月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米加工行业的管理,规定粮食加工业主及其租用人均应向当

地粮食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机关申请登记.田赋征实后,因大米加工设备不足,大多招商承包碾

米,政府又通过签订碾米合约的办法,对大米加工行业实施管理.全市５家面粉厂也全部替政府加

工,产品由政府包销.这使得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统制与限价成为现实可能,不仅大大推动了当时

粮食加工的空前发展与近代化,而且稳定了抗战后方的粮食供给与前线军队的粮食需求,如中粮公



司各碾米厂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６月三年半以来,共接受陪都民食供应处四川粮食储运局代加工

黄谷７９４９００市石、碛米１８１９５１０市石,加工以后交出碛米１６３０００市石、熟米１８２９６８６市石,约

相当于重庆市民三年半以来全部消费总量３０％以上[１１]２８.中粮公司所属两粉厂共供应军粮５４２７３
袋,并奉军政当局命令在军用面粉中特别增加了维他命B含量,以满足前方战士营养需求,这为坚

持持久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促进了重庆地区农业生产的副产品销售及利用,使粮食生产、利用的效率提高.按照当

时惯例,对米谷加工免收加工费,由各厂将米谷加工剩余之糠谷留下出售或加工售出,以作为开支

或盈利.粮食加工的副产品主要分为米与麦两类.碾米厂加工剩余之副产品主要有谷类、二节米

(大碎米)、碎米(分熟碎、大碎、小碎)、米糠、谷壳、霉米霉谷霉碎、糖糟等,而制粉厂加工剩余之副产

品主要为麦皮、脚粉两类.以上各类副产品,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粮食供应较为充裕,其价值微

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全面抗战期间,因粮食等各类物资供应紧张,物价连年飞涨,由于粮食

加工剩余物质可加工利用,最低限度也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可制成各种营养品出售,因而其副产品

价值也随之上涨.中粮公司聘请了多位农业与化学领域专家,对剩余副产品进行加工研究,收到良

好成效.(１)因战时燃料紧缺,酒精成为军队主要液体燃料动力必需品.为支持抗战,中粮公司于

民国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５日出资收购了位于李家沱工业区的上川实业公司所属酒精厂,更名为中粮公

司农化工厂,接手之后,公司聘请沈学源为厂长,工厂主要以各米厂加工剩余之副产品及一部分变

质之霉米霉谷为原料,其工艺经沈学源设计为经过糖化提取麦芽糖,再用蒸汽杀菌,待冷却后加入

酵母,最后经过蒸酸手续,产得９５％标准的酒精,每月可生产三万加仑,主要由国民政府战时生产

管理局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购统销,供应军队使用.(２)霉米制维他益也为沈学源独创营养技

术,采用低压喷雾式干燥法,在６０℃温度以下加以干燥制成,产品为圆形,呈淡黄色,含维他命BDG
三种,并含蛋白质４８％,磷、铁、钙等矿物质８％,脂肪２％,可溶性糖２１％,植物性肝臟粉１６％.有

增进营养、促进新陈代谢、补血及增加皮肤抵抗力、防治脚气病及软骨症、减低血压、治疗糖尿病、防

止神经发炎及神经衰弱病等功效,产品销路旺盛,时有缺货无法供应市场需求现象.

再次,促进了重庆粮食工业的多元化发展.除了碾米、粮食副产品利用外,重庆的粮食加工还

呈现多样化.如以切面业为例.切面业在战争之初,在重庆仍然是属于消费较少的粮食制品.抗

战期间,随着大量北方军民以及其他地域民众涌入重庆,各色人等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消费习

惯,面粉、面条的消费迅速增加,这就使重庆的切面业蓬勃发展,使之成为继大米业之后的第二大粮

食加工领域.而随着切面业的发展,面条也逐渐成为重庆市民第二大主食.由于重庆面粉厂产量

较大,面粉的销售较之大米甚为困难,因而各面粉厂努力将面粉加工成各种食品销售,使当时重庆

的食品品种及质量在大后方颇有名气.面粉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又推进切面业的发展;同时在米价

连续高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经过一些粮食加工企业的努力推动、宣传,特别是如著名的粮食企业

复兴公司的多年努力的推动下,重庆市民面粉、面条消费量大大增加,并且于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夕

“真正学会了吃面粉”[４]２９,使重庆面粉工业迅速发展.而与之有关的重庆小面,也在抗战时期切面

业的发展中,其品种、类型、口味也不断多样化,由此成为重庆的小吃代表而名扬天下.

综上所述,重庆粮食工业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进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粮食工业循序

渐进,发展较为缓慢.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争进程,重庆的粮食工业也开始兴盛起来,以碾

米业为代表,而带动制粉业、切面业、粮食副产品制作等行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抗战的需求,在国民

政府推动下,除了官营粮食工业从无到有之外,过去长期徘徊不前的民营粮食工业也迅速发展,呈

现官营与民营同步扩大的趋势,使重庆民营粮食工业在抗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稳定了抗战



经济,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大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重庆的粮食工业因抗战而兴,并与重庆战

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经济的特点,其为支持前线抗战和维护当时大后方经济社

会的稳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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